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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鸮”：艺术史、信仰史与农史的考察

李重蓉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100006）

【摘 要】汉代鸮鸟形象的文物表现，通常见于器物与画像，画像资料又可按照组合对象与方式分为三类。从分布地

域上看，器物相对偏北、偏西北方，画像则偏东、偏东南方；从流行的时段看，器物可能比画像更早。鸮形器物的功能偏实

用性，体现出汉代人在重农理念背景下鼠害防范意识的增强，从而保护农产品的安全。鸮形器物在北边的集中发现，或

许与缓解政策移民的生存焦虑有关。鸮鸟画像的象征意义可以通过信仰观念的分析予以解释。其功用应与保障死后安

宁并协助升仙有关。文献资料可见视鸮鸟为恶鸟的意识，但画像中的鸮鸟却似乎多为正面形象。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比较复杂，有待于从生死观念的不同、身份主体的差异、使用目的的区别进行探索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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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wl in Han Dynasty:
Investigating from Art, Agricultural and Belief History

LI Chong-rong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06）

Abstract: The owl history relic in Han dynasty included material object and portrait. The portrait can

be clarified to three styles. From distribution area, the owl material object was more north and northwest,

while the portrait was more east and southeast. From popular period, the owl material object was earlier than

portrait. The owl on material object might be used to relieve the Han immigration's life anxiety, such as to

prevent rodents and protect agriculture. And the owl in portrait might be used to relieve people's death anxi-

ety, which meant to protect seal's peace and help it to ascent to immortalit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mage

and document manifested that in the document the owl was a vicious bird, while the owl in image was posi-

tive. The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was complex, reminding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the subject of different identities and the purpose of use.

Key words: Han dynasty；owl；classification；function；difference between document and image

鸮鸟，又作枭鸟，俗称猫头鹰，为夜行猛禽，世界范围内，一些古文明都对它有所关注①。在我国，

最早的鸮鸟图像见于齐家文化器物上②；商代晚期到西周初期的青铜器纹饰流行以鸮鸟作题材，并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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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古埃及文字中有鸮鸟这一象形符号，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以鸮鸟为侍者。

②如青海乐都县柳湾墓地出土一件齐家文化鸮面陶罐，参见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民族博物馆：《河湟藏珍：历史文物

卷》，文物出版社，2012年，图84；甘肃省博物馆藏一件齐家文化枭面口带耳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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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圣物①；汉代图像的含义丰富，既反映出汉代人利用鸮身为益鸟的自然属性保护农业生产，也体现了

将鸮鸟奉为某种神灵的特殊风俗信仰。较早记载鸮鸟的文献见于先秦，汉代的文献记载增多，与图像有

别的是，文献表现出对鸮鸟的厌恶或恐惧，如《说文·木部》：“枭，不孝鸟”②。这一观念深刻影响到后世对

鸮鸟的认识，直至明清都认为鸮鸟不祥。这种图文差异向传统的图像证史观念提出了挑战。

学界对鸮鸟的研究可分三类，一是以史前和商周时期的鸮形器物为对象，探讨其形制、功能及图像

学源流，以刘敦愿、叶舒宪先生的研究为代表③。二是关注汉代的鸮形器物，多从考古学角度进行分类和

分区分期研究④；对鸮鸟汉画像石的研究，目前仅见赵超先生的文章⑤。三是根据相关文献，研究鸮鸟的

含义、释名、社会习俗等⑥。迄今学界对汉代鸮鸟画像石、画像砖的关注还较少，对鸮形器与汉代农业的

关系、鸮鸟图像与文献间的差异，讨论也较少。本文试就鸮鸟图像的分类、功能、时空分布、与农业的关

系及图文差异等问题，略陈拙见，求教于方家。

一、“枭，不孝鸟”的形象表现及分类

本文的“图像”借鉴西方图像学的概念，统称二维平面画像、三维立体造像以及视觉材料所处和营造

的形象场域与空间——这些都可称之作“图像”。鸮鸟图像在先秦时期主要表现在器物上，大约自西汉

早期起，画像出现并发展。汉代鸮鸟画像的载体有画像石、画像砖、帛画、漆棺、铜车饰、釉陶器、瓦当

等。其中年代较早的为帛画、漆棺和铜车饰，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漆棺，马王堆三号汉墓

出土的帛画⑦，定县西汉早期墓葬出土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⑧等，其上都绘有鸮鸟。包头九原区召湾47

号汉墓出土一件黄釉陶樽（图1）⑪，上面的鸮鸟置身于奇禽异兽中，做工精湛。

①有代表性的如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鸮形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年；又如河南罗山后李村、山西石楼二郎坡皆出土鸮卣等，参见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

3卷《商》（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版一五六、一五五。

②［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273页。

③刘敦愿：《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枭类题材研究》，《新美术》1985年第4期；《中国古代有关枭类的好恶观及其演变》，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79年第2期。叶舒宪：《玄鸟原型的图像学探源——六论“四重证据法”的知识考古范

式》，《民族艺术》2009年第3期；叶舒宪、祖晓伟：《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为“鸮形玉牌”说——玄鸟原型的图像学

探源续篇》，《民族艺术》2009年第4期。饶胜：《鸮形器研究》，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胡飞：《“鬼脸

式”陶足造型与黄淮流域远古先民的鸱鸮崇拜观念》，《蚌埠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孔令欣：《关于鸱鸟型金饰片

与秦人文化的一些探讨》，《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19期。

④张抒：《汉代墓葬出土鸱枭俑（壶）浅析》，《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谌璐琳：《河套地区汉墓出土鸮壶述略》，《肇

庆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⑤赵超：《以枭为祀——从萧县汉画中的一件祭祀俎案谈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

⑥刘全志：《论〈豳风·鸱鸮〉的阐释与主旨流变》，《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田永涛：《〈诗·豳风·鸱鸮〉“鸱鸮”释名与

语指诸说辩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增2期；张哲俊：《〈秦风·黄鸟〉的死亡鸟与黄色鸱鸮》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曹胜高：《〈鸱鸮〉与“武丁周”“实始翦商”史事考》，《文学遗产》

2017年第2期；陈连山：《端午枭羹考》，《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

⑦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40页，图三八；彩版七

六、七七。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

出版社，2004年，图三一。另外，也有称一号汉墓帛画上华盖下的怪鸟为飞廉的说法，参见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42页；本文采用鸮鸟说。

⑧转引自史树青：《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文物》1973年第6期。

⑪内蒙古包头博物馆：《内蒙古包头博物馆馆藏文物集萃》，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54-55页，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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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黄釉陶樽 图1b：黄釉陶樽局部图像

图1 包头九原区召湾47号汉墓出土黄釉陶樽及其局部图像

汉代更多的鸮鸟画像被刻在画像砖、画像石上。画像砖集中在西汉晚期的郑州（图 2）①。画像石的

分布较广，以今山东、江苏徐州、陕西为主，亦有少量见于河南、安徽、湖北等地。画像石上鸮鸟多作侧立

状，具体形态为：鸮鸟身躯侧向而立，头部向一旁转动90°、以正面面对观者，鸟体短胖，爪足短小，尾羽

后伸。这一设计很巧妙，既如实刻画出它的双目不会左右转动，必须依靠颈部大幅度扭转的生理特征，

也方便观众观看鸮鸟的面部特征，特别是它圆而鼓的双目。

图2 郑州玄武、鸮、白虎画像砖拓片

（一）鸮鸟与建筑画像的组合

按照画像石上鸮鸟的组合对象、出现场景，可将画像分作三类②（表1）。

第一类是鸮鸟与楼阁、门阙等建筑相组合的画像。楼阁图在山东、江苏和陕北地区的画像石上常

见。如济宁嘉祥满硐乡宋山汉墓M2出土一块画像石，画面分作上下两层，上层为带双阙的楼阁图，下

层为车马出行图。在上层楼阁的庑殿顶上，正中央为一羽人，左右各有一只毛羽华茂的凤鸟，羽人正面

向左饲凤；屋顶正脊的左右两端向上翘，类似于鸱尾，在左翘角内侧有一只猴子，弓身向左，左前肢扶着

①刘敦愿：《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枭类题材研究》，《新美术》1985年第4期；郑州市博物馆张秀清、张松林，中原石刻艺

术馆周到：《郑州汉画像砖》，河南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51页。

②鉴于考古新材料不断涌现与笔者学力所限，本文无力搜全相关画像。就目前而言，每个地区画像石的构图较程式

化、地域特色较鲜明，因此可推测即使有未被纳入的材料，其图像内容也大致可归入本文所划分的三种类型。

汉代的“鸮”：艺术史、信仰史与农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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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翘角，右前肢前伸，两后肢立地；右翘角上则侧立一只鸮鸟，半圆形双耳竖立，面圆朝正，身躯短胖，翅

膀收敛在身侧，尾羽呈扇形、向后微翘（图3）①。

又如绥德王德元墓室横额石，画面整体分作上下两层，正中央一座双层楼阁贯通上下层，楼阁有残

缺。画面上层饰卷云纹；下层则为一列神兽、羽人、瑞草组合的神灵队伍，依次向左行。在下层祥鸟瑞兽

的队伍左右面，各有一只鸮鸟在略高于地面的半空中（图4）②。

图3a：画像石拓本 图3b：画像石拓本局部

图3 嘉祥县满硐乡宋山画像石拓本及其局部

图4 王德元墓室横额石拓本及其局部

图4a：横额石拓本 图4b：横额石拓本局部

类似画像见于济宁嘉祥县武氏东阙子阙身北面（图 5）③、微山沟南村画像石④、济南历城区全福庄画

像石（图6）⑤、徐州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永平四年画像石（图7）⑥、安徽宿县符离集画像石（图8）⑦等上。

①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②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

社，2000年，第62-63页，图八六。

③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汉画像石（1）》，第17页，图三一。

④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山东汉画像石（2）》，第50-51页，图五九。

⑤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山东汉画像石（3）》，第136-137页，图一五六。

⑥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4卷《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第1页，图一。

⑦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4卷《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第136页，图一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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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画像石拓本 图5b：画像石拓本局部

图5 嘉祥武氏东阙子阙身北面画像石拓本及其局部

图6a：画像石拓本 图6b：画像石拓本局部

图6 济南历城区全福庄画像石拓本及其局部

图7a：画像石拓本 图7b：画像石拓本局部

图7 徐州铜山汉王乡永平四年画像石拓本及其局部

图8a：画像石拓本 图8b：画像石拓本局部

图8 宿县符离集画像石拓本及其局部

汉代的“鸮”：艺术史、信仰史与农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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鸮鸟还可能出现在门阙上。如1968年邹城市师范学校附近出土两块画像石，形制相似，主体画面

均为带双阙的双层楼阁。一石的右侧阙楼屋顶左垂脊上蜷伏一鸮，双耳竖立，双目较圆，脸庞上圆下尖，

似有尖喙，面部特征类似猫脸，身躯俯卧，背部高耸；右垂脊上栖息着一只凤鸟，曲颈昂首，头顶长翎飘

洒，三条尾羽向上轻扬。此阙下层屋檐左右两侧的垂脊上，各有一只虎与鹤（图 9）。另一石的画面与之

相近，在左阙悬山顶的左垂脊上，蜷伏着一鸮；右垂脊及下层屋檐的两侧垂脊上，则有猴子与仙鹤（图

10）①。类似的还有1964年东平县后魏雪画像石②、子洲淮宁湾墓室北壁横额画像石等③。

图9b：画像石之一拓本局部

图10a：邹城市出土画像石之二拓本 图10b：画像石之二拓本局部

（二）鸮鸟与云气纹画像的组合

第二类是鸮鸟与云气纹组合的画像，多见于陕北画像石上④。

陕北画像石上的云气纹具地域特色，它以一根弯曲似树藤的长条为主干，从旁斜伸出各式侧枝，侧

枝枝头绽出花朵般祥云，造型生动；卷云纹中往往有神兽、羽人、胡人与瑞草出没，以其流动的气势、云雾

缭绕的视觉效果，增添了仙境的神奇性。如一例清涧墓门楣画像石，画面分作上下两层，上层左右两端

各有一日轮和月轮，中间横向流泻着一长条云气纹；下层为狩猎图。上层从右向左依次有仙鹤、神鸟、麒

麟、神狐、三足乌、捣药白兔、胡人饲鹿、胡人驯独角兽、虎、鹿、熊、鸮鸟等，奔跃在云气纹中。鸮鸟作为仙

境一员，并未被刻意突出，而是位于画面偏左处，侧立于一分枝状祥云的顶端，尖耳竖立，面圆、胖身、细

足；它的下方有一羽人举手相向（图11）⑤。

①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山东汉画像石（2）》，第82-83页，图八九、九〇。

②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山东汉画像石（3）》，第204-205页，图二二一。

③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144-145页，图一九三。

④密县打虎亭二号汉墓墓道填土内出土一块与云气纹组合的鸮鸟画像残石（M2:8），因石有残缺，目前所见别无其他

神兽或人物，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326页，图二三〇。

⑤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148-149页，图一九八。

图9a：邹城市出土画像石之一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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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还有1981年8月米脂县官庄出土墓室东壁、西壁横额石①，1987年米脂县出土墓门楣石②，

1982年3月绥德县苏家墕征集的杨孟元墓门楣石③及前室后壁门楣石④，1975年4月绥德县汉墓出土两

块门楣石⑤，靖边寨山墓门楣石⑥等。

图11b：门楣石拓本局部

图11 清涧墓门楣石拓本及其局部

陕北汉墓墓门立柱上还有一类刻西王母、东王公或牛首神、鸡首神端坐于座台的画像，其座台底部

往往由一根支柱所支撑。此支柱也如长藤般蜿蜒向上高耸、旁生侧枝，与此地区的云气纹形制相近。在

支柱周围亦环绕着奇禽异兽，鸮鸟也可能属于其中，如1972年清涧县出土墓门右立柱石⑦、米脂党家沟

墓门右立柱石（图12）⑧、1981年米脂县征集墓门右立柱石等⑨。

图12a：右立柱石拓本 图12b：右立柱石拓本局部

图12 米脂党家沟墓门右立柱石拓本及其局部

①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28-29页，图三六；第26—27页，

图三五。

②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46-47页，图六三。

③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62-63页，图八七。

④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66-67页，图九二。

⑤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116-117页，图一五六；第122—

123页，图一六一。

⑥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176-177页，图二三一。

⑦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151页，图二〇二。

⑧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37页，图五〇。

⑨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48页，图六五。

图11a：门楣石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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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鸮鸟与神兽仙人画像的组合

第三类是鸮鸟直接与神兽或仙人相组合的画像，又可分作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鸮鸟夹于一群神兽中

间，位置并无特殊性。如1992年靖边寨山村汉墓出土一件右立柱石，石上画面竖向分作左右两列，每一

列又上下分格，两列画面共被分作12格。从整体看，石面上半部分为仙境图，下半部分则为人间场景。

其中仙境图占4格，每格按照从左往右、从上往下的顺序，分别为：仙人六博图、人首蛇尾神、鸮鸟与羽人

的组合、羽人饲凤图。此鸮鸟侧立，双耳竖立，也转头面向正方，头圆脖短，体胖足细；下方与之相组合的

羽人手持瑞草，寓意吉祥（图13）①。类似资料还有1989年子洲县苗家坪汉墓出土门楣石（图14）②。

图13a：立柱石拓本 图13b：立柱石拓本局部

图13 靖边寨山村汉墓右立柱石拓本及其局部

图14a：门楣石拓本 图14b：门楣石拓本局部

图14 子洲苗家坪汉墓门楣石拓本及其局部

第二种情况是鸮鸟位于画面中心，并在一对组合神兽中间。如邳州白山故子一号墓后室后壁北边

画像石，四面边栏皆由三条纹带环绕，内部主画面为一群神兽，四角各有一虬龙，环绕着画面中心。正中

央为一对凤凰，左右相向，长颈相贴、尖喙共举向上方；在对凤上面，有一只鸮鸟，侧身而立，尖耳竖立，面

圆似猫，双目圆瞪，尖喙缩颈，后背耸起，敛翅垂尾，足爪立于其下双凤并举的尖喙上（图 15）③。类似资

料如徐州铜山县征集东汉画像石（图16）④，当阳刘家冢子一号墓墓门门楣石（图17）⑤。

①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178页，图二三二。

②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148-149页，图一九七。

③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江苏邳县白山故子两座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86年第5期。

④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4卷《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第51页，图七一。

⑤沈宜扬：《湖北当阳刘家冢子画象石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考》1977年第1期；鄢维新：《鸱鸮、楚凤与天梯》，

《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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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a：画像石拓本 图15b：画像石拓本局部：鸮鸟与对凤

图15 邳州白山故子一号墓后室后壁北边画像石拓本及其局部

图16 徐州铜山县征集画像石

图17 刘家冢子一号墓墓门门楣石线图

表1 汉代鸮鸟画像石一览表

分类

第一类中

鸮鸟与楼

阁的组合

出土地点

济宁嘉祥满硐乡宋
山汉墓M2

济宁嘉祥武宅山村
北

济宁微山县沟南村

济南历城区全福庄

徐州铜山县汉王乡
东沿村

宿县（今宿州市）符
离集

年代

东汉晚期

东汉建和元年
（公元147年）

西汉宣帝至元
帝时期（公元前
73—前33年）

东汉

东汉永平四年
（公元61年）

东汉

位置

编号14

东阙子阙身北面

组合对象

凤鸟、羽人、猴子
等

凤鸟、仙鹤等

神鸟

凤鸟、瑞鹤、猴子
等

柏树、群鸟

鹳鸟

收藏单位

山东石刻艺术
博物馆

嘉祥县武氏祠
保管所

原地保存

山东省博物馆

徐州博物馆

安徽博物馆

汉代的“鸮”：艺术史、信仰史与农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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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中

鸮鸟与门

阙的组合

第二类组

合

第三类组

合中鸮鸟

夹杂在群

兽中

第三类组

合中鸮鸟

位于对兽

中间

榆林绥德王德元墓

济宁邹城市（2 块
画像石）

泰安东平县后魏雪

榆林子洲淮宁湾征
集

榆林清涧县

榆林米脂县官庄墓

榆林米脂县

榆林绥德县苏家墕
征集

榆林绥德县

榆林靖边寨山墓

榆林清涧县

榆林米脂党家沟

榆林米脂县征集

郑州密县打虎亭二
号汉墓

榆林靖边寨山村墓

榆林子洲县苗家坪

吕梁离石县左表墓

徐州邳州白山故子
二号墓

徐州铜山县征集

宜昌当阳刘家冢子
一号墓

东汉永元十二
年（公元100年）

东汉早期

东汉

东汉

东汉

东汉

东汉

东汉永元八年
（公元96年）

东汉

东汉

东汉

东汉

东汉

东汉晚期

东汉

东汉

东汉和平元年
（公元150年）

东汉

东汉

东汉

墓室横额石

墓室北壁横额石

门楣石

墓室东壁、
西壁横额石

墓室门楣石

杨孟元墓墓室门楣
石、前室后壁门楣石

门楣石（2块）

门楣石

墓门右立柱

墓门右立柱

墓门右立柱

墓道填土内出土一
块残石

右立柱

门楣石

墓室门侧画像石

墓室后室北侧画像石

墓门门楣石

双首鹿、独角兽、
麒麟、凤凰、羽人、
虎、翼龙、瑞鸟等

凤鸟、虎、鹤、猴
等。

羽人、祥禽瑞兽

仙鹤、神鸟、麒麟、
神狐、三足乌、捣

药白兔等
奇禽瑞兽

奇禽瑞兽

奇禽瑞兽

奇禽瑞兽

奇禽瑞兽

奇禽瑞兽

牛首神、鸡首神与
奇禽瑞兽

西王母、东王公与
奇禽瑞兽

残缺

羽人等

狩猎图

虎逐兽、神人出
行、神兽等

对凤

对凤

龙虎

中国国家博物馆

邹城孟庙

东平县文物管理所

子洲县文物管理所

清涧县文物管理所

米脂县博物馆

米脂县博物馆

绥德县博物馆

绥德县博物馆

靖边县文物管理所

清涧县文物管理所

米脂县博物馆

米脂县博物馆

原地保存

靖边县文物管理所

子洲县文物管理所

山西省博物馆

原地保存

徐州汉画像石
艺术馆

当阳市博物馆

续表1

二、信仰史视角的鸮鸟画像考察

赵超先生认为画像石上的鸮鸟可能是被视作阴冥世界的代表和民间祭品①。而鸮鸟画像所代表的

具体信仰还有进一步讨论空间。

（一）鸮鸟画像与地域习俗的关系

鸮鸟画像石数量较多，它们集中在两大区域：一是以济宁嘉祥、邹城、徐州、宿州符离为代表的汉代

徐州刺史部，二是以靖边、榆林子洲、米脂、绥德与清涧为代表的并州刺史部。徐州、并州刺史部，按照信

①赵超：《以枭为祀——从萧县汉画中的一件祭祀俎案谈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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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祥先生对画像石所做的分区研究，分别属于画像石第一分区、第三分区，第三分区有可能受到第一分

区影响①。因此徐州刺史部的画像最值得探究，这一区域曾属于楚地。

楚文化中有恶鸮的习俗。《汉书·贾谊传》载：“谊为长沙傅三年，有服飞入谊舍，止于坐隅。服似鸮，不

祥鸟也。谊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②曹植《令禽恶鸟论》曰：

“昔荆之枭将徙巢于吴，鸠遇之曰：‘子将安之？’枭曰：‘将巢于吴。’鸠曰：‘何去荆而巢吴乎？’枭曰：‘荆人

恶予之声。’”③文献中所提长沙、荆、吴等地，属先秦楚国范畴，楚文化影响深远，汉文化对其有所继承。之

所以恶鸮，可能是因为它昼伏夜出的自然属性，人们容易把夜行鸟与黑暗、死亡乃至阴冥世界相联系。先

秦文献为这一思路提供了线索，《诗经·陈风》云：“墓门有梅，有鸮萃止。”④《尔雅·释鸟》中有两处记载“狂”

鸟，一曰：“狂，茅鸱。”郭璞注：“茅，本或作鶜。”另一曰：“狂，梦鸟。”⑤刘敦愿先生指出“茅”可能是“猫”的借

字，“茅鸱”便指猫头鹰，又名梦鸟，所以鸮鸟可能被看作梦之神、或者梦之神与占梦巫觋之间的使者⑥。

把所恐惧之物转化为神灵，予以祭祀，转求福佑，是古代民众常有的心理现象，如《史记·封禅书》载：

“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裴骃《集解》：“张晏曰：‘子产云匹夫匹

妇强死者，魂魄能依人为厉也。’”⑦崇拜可能变为厉鬼的亡灵，这一心理有助于理解画像石上为何常见与

死亡相关的鸮鸟。

在徐州乃至荆州刺史部区域内，鸮鸟画像常与柏树组合，立于树顶或树旁。汉代有在墓地种植

柏树的习俗，用以辟邪。《潜夫论·浮侈》曰：“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

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⑧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曰：“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

种梧桐。”⑨《太平御览》卷九五四引《风俗通》：“墓上树柏，路头石虎。”⑩柏树可能象征墓地，鸮鸟与之

组合应暗示丧葬。

（二）鸮鸟画像石的功能

对于鸮鸟画像石所具体象征的信仰观念，因未见榜题，需尝试结合画像的主题、组合、构图等加

以考虑。

其一，与建筑组合的鸮鸟具有守卫、辟邪的功能。画像石上的楼阁与门阙的性质，学界已多有讨

论􀃊􀁉􀁓。综合考虑，笔者认为画像石上与神兽、神人组合在一起的建筑，可能与升仙思想有关。《史记·封禅

书》载文成将军告知武帝求仙的方法：“‘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

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⑪因此，汉墓

中环绕神兽的建筑画像，可能是为吸引神物降临，帮助亡灵与神灵世界相通，实现升仙。

①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3-15页。

②《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2226页。

③［魏］曹植撰、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06页。

④［清］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411-412页。

⑤［晋］郭璞注、［宋］邢昺疏、王世伟整理：《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45、550页。

⑥刘敦愿：《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枭类题材研究》，《新美术》1985年第4期。

⑦《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9-1380页。

⑧［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十二《浮侈》篇7，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⑨［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全二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53页。

⑩《太平御览》卷九五四《木部三·柏》，中华书局，1963年，第4235页。

􀃊􀁉􀁓相关讨论大致可分作两种，相互的争议之处主要在于楼阁、墓阙是现实建筑的写照，还是有所象征。前一种观点

以孙机先生为代表，参见孙机：《仙凡幽明之间——汉画像石与“大象其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9

期。后一种观点以信立祥、霍巍先生为代表，参见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101页；霍巍：《阙分幽明：再

论汉代画像中的门阙与“天门”》，《古代墓葬美术研究》2017年辑刊。

⑪《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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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视觉效果上说，这类画像石上鸮鸟的威慑力一是体现在其所处位置上，它作为围绕建筑的神兽群

体中的一员，高立于屋顶或房檐，固然反映出鸟类栖息时选择高处的习惯，但更重要的是它可能起到保

护宅第、震慑入侵者的作用。因为画面的制高点有引人注目、自上而下的统摄作用。二是鸮鸟的面部刻

画为正面，其突出的双目能与观者形成对视，在视觉上产生恐吓力量①。

另外，鸮鸟天性凶猛，《史记·韩长孺列传》有“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句，裴骃《集解》：“北貉燕人来致

骁骑。”应劭曰：“骁，健也。”张晏曰：“骁，勇也，若六博之枭矣。”②鸮鸟在六博游戏中象征着胜利，具有骁

勇性。直接的例子如山西离石县马茂庄左表墓墓室门侧的画像石。画面的上、左、右三方边栏各刻云气

纹，主体画面为仙境图。最上方是神人出行图，中间为麒麟、三鱼共首和带角翼兽图，最下方则有一虎和

一鸮。虎似带翼，口中已衔有一物，还在追逐前方一兽；在虎逐兽的旁侧，静立一鸮鸟，向翼虎回首观看

（图 18）③。画像石上猛虎捕食图较为常见，猛虎所噬的对象可能为邪魔等不祥事物，象征着驱魔辟邪。

而此石上的鸮鸟，与神人神兽相组合，也带有神性。它虽未直接参与到翼虎捕猎的活动中，但因其勇猛

的特性，也对邪魅形成了某种震慑作用。

图18a：画像石拓本 图18b：画像石拓本局部

图18 离石左表墓墓室门侧画像石拓本及其局部

其二，在列兽出行队伍中的鸮鸟具有引导升仙的含义。墓葬中鸮鸟与神人神兽相组合的画像与升

仙思想相关，鸮鸟往往以行进的姿态存在。典型的如前述陕北画像石，特别是第二类组合画像。画面上

的神兽排列有序，姿态各异，依次向前行进着，背景弥漫缭绕着云气纹，为其增添神秘色彩。在祥和神奇

的氛围中，秩序井然的神兽列队可能含有引导、保护墓主人灵魂升仙的寓意。而鸮鸟作为队列中的一

员，可能也与升仙观有关。

其三，当鸮鸟出现在一对组合神兽的中间时，这一构图值得注意，它不仅显示出对兽和鸮鸟之间存

在较为紧密的联系，还突出鸮鸟的存在，可能是为强调其神圣地位。目前所知与鸮鸟相组合的对兽有龙

虎、双凤，这两种对兽形象在画像石上常见。笔者曾讨论过龙虎画像组合的寓意，当龙虎中间间有他物，

中间物往往带有神圣性④。而对凤画像的吉祥寓意更明显。所以当这两对寓意吉祥的神兽，一左一右地

簇拥着中间的鸮鸟，鸮鸟作为核心对象，不难理解其受尊崇的地位。

综上可知，鸮鸟画像反映出人们需借助鸮鸟来镇墓辟邪、协助升仙与凸显其神圣性，以缓解对死亡

的焦虑。

①承蒙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贾妍老师指教，告知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守护神图像，也往往刻作正面形象，突出

其双目，用以起到保护、斥退的作用。这一塑神模式与汉代鸮鸟画像相似，可知中西方古文明之间的相似之处。

②《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列传》，第2862页。

③梁宗和：《山西离石县的汉代画象石》，《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④李重蓉：《两汉龙虎图像组合分类及其含义》，《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

2022.6

-- 22



三、鸮形器物所体现的防鼠重农意识

（一）鸮形器物的补充

汉代鸮形器物大致可分作陶鸮、陶壶及器足三种。有学者总结过国内所见的100余件陶鸮、鸮形

壶，归纳其出土地点主要为河南新乡、山西侯马和内蒙磴口县，在豫西、山东、宁夏等也有零星发现①。需

要补充的是，鸮形器在三门峡②、灵宝③、济源④、西安⑤、大连新金县⑥等地也有发现。《鲁迅日记》曾提及

1924年7月行旅西安的情形：“二十九日 晴。……下午同孙伏园游南院门市，买弩机一具，小土枭一枚，

共泉四元。”⑦2020年广州广钢新城M4出土一件东汉陶鸮形五联罐，形制较特别（图 19）⑧。另外，国外如

美国史密森学会博物馆、法国塞努奇博物馆等，皆收藏有多件汉代陶鸮、鸮形壶，形制与国内的相近⑨。

图19 广州广钢新城M4出土东汉陶鸮形五联罐

鸮形足有陶质和铜质两种材质。辽宁大连姜屯汉墓M41出土被称作“铜兽足”的器足，如仔细辨

识，可知它们实际上应分作两类：一类似汉代常见的蹲熊足；而另一类则不似兽形，它双耳竖立、面圆、双

目圆睁，面部特征近似于鸮，耸肩、双翼抚于双足上，但身躯较熊短小，并且躯体下的两足之间留有空隙，

使得双足更加细小、与一般兽足不同，底部线刻爪状而非趾状（图 20）⑩。因此，后一种铜器足可能为鸮

①张抒：《汉代墓葬出土鸱枭俑（壶）浅析》，《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② 1996年三门峡市区滨湖路汉墓出土陶鸮形壶，现藏于三门峡市博物馆。

③ 1990年尹庄镇浊玉村砖厂汉墓出土一件绿釉鸮尊，现藏灵宝市博物馆，参见灵宝市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

志》，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639页。

④河南博物院：《河南古代陶塑艺术》，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图34。

⑤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文物精华·陶俑》，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第48页，图67。

⑥旅顺博物馆、新金县博物馆：《辽宁新金县花儿山汉代贝墓第一次发掘》，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4）》，文

物出版社，1981年，第75-85页。

⑦《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2页。

⑧图片由范立提供，谨致谢忱。

⑨该信息由北京大学议画研究所图书馆徐呈瑞博士提供，谨致谢忱。另外弗利尔美术馆藏数件陶鸮形壶，形制也与

国内汉代鸮形壶相近，该馆将它们判断为东周作品，参见弗利尔美术馆官网：https://asia.si.edu/.

⑩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屯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线图；彩版四九。

汉代的“鸮”：艺术史、信仰史与农史的考察

-- 23



形。类似器物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一件铜烤炉的鸮形足①。

图20a：鸮形足 图20b：鸮形足线图

图20 姜屯汉墓M41出土鸮形足及其线图

（二）鸮形器物防范鼠害的功能

学界对鸮形壶功能的认识较为一致，因壶内部有谷黍残壳，而认为它是粮仓明器起到防鼠的作用；

对于陶鸮的功能，有作为食物的象征、镇墓等不同说法②。这些观点具有启发性，对鸮形壶功能的意见基

本无疑；但陶鸮是否作为食物象征的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它更可能具有防鼠、镇墓功能。

陶鸮和鸮形壶可能都是汉代人在重农理念背景下鼠害防范意识强化，以保护农业产品安全的体

现。张抒先生曾根据鸮形器分布的时空规律，推测陶鸮最早出现在河南新乡；后来鸮形壶在边境地区如

内蒙磴口县流行，可能是当地人受到内地移民影响，产生利用鸮防鼠的观念③。

磴口县在汉代属于朔方郡。为解决边防与土地分配不均问题，两汉几乎都在实施边疆移民政策，特

别是从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开始，朝廷将永久性移民作为政策选择④。朔方郡作为边陲重镇，多次

得到移民、兴修水利等政策性资源的倾斜，着重发展农业经济，以备军需，这在《汉书·武帝纪》⑤《史记·平

准书》⑥《史记·河渠书》⑦等文献中皆有记载。如《史记·平准书》载元狩四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于

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

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裴骃《集解》：“瓒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

实之，谓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复徙民以实之。’”⑧移民背负着国家平衡土地资源的使命，主要任务即屯

田。《汉书·匈奴传》载元封四年，“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乃浞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⑨

草原鼠害较为严重，对于农耕业、畜牧业有极强破坏力。鼠的种类多，比如一种草原鼢鼠“在中国主

①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东人民出版社，2107年，第154页。

②张抒：《汉代墓葬出土鸱枭俑（壶）浅析》，《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谌璐琳：《河套地区汉墓出土鸮形壶述略》，

《肇庆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③张抒：《汉代墓葬出土鸱枭俑（壶）浅析》，《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④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28、143-148页。

⑤《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页。

⑥《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439页。

⑦《史记》卷二九《河渠书》，第1414页。

⑧《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5页。

⑨《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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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布在内蒙古高原的东部草原地带”，数量多，于地下穴道筑窝，“雄鼠穴道呈直线或稍有弯曲较简单，

雌鼠穴道纵横交错可延伸很大面积”，这对草场、土壤的破坏性很大，常导致发生绊腿、陷畜等人畜损伤

事故；又它们“以植物地下根茎为食，如大葱、土豆、胡萝卜、豌豆种子等”①，危害农业。有学者调查“在

一般情况下，由于鼠类盗食粮料，可使总产量减少5%。而在鼠类密度增高又没有采取灭鼠措施的年份

里，为害尤重，甚至使部分农田颗粒无收。”②

汉代草原的生产生活饱受鼠害侵扰。《汉书·苏武传》载：“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

之。”③说明鼠以植物种子为食。王子今先生据斯文·赫定博士所带领科学考查团关于中国西部诸省的

科学考察报告，利用其中记载在鼠洞里发现有丝绸残片的材料，考证过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遗址的丝绸遗

存普遍经过鼠害破坏，每多残碎④。从这一信息也可证明草原鼠害的猖獗。

秦汉时期重视对粮仓的保卫，对此设置了种种严明规定。除了高筑粮仓围墙、圈养狼犬守卫和严闭

仓门等，还细致到如对防潮、防火、防盗以及防鼠雀虫等都有具体规定，这在秦律中即有体现，可从出土

简牍中了解。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仓鼠穴几可（何）而当论及谇？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赀一盾，二以下谇。鼷穴三当一鼠穴（一

五二）。

明确规定仓房中有鼠洞三个以上应罚一盾，两个以下应申诉，另外鼷鼠洞三个算一个鼠洞⑤。湖南

里耶秦简有：

鼠券束。8-1242

〼□稟人捕鼠〼8-2467⑥

出现“鼠”的券书和仓库管理员捕捉鼠的情形。

具体的防鼠措施多样，宋超先生指出汉代猫尚未被广泛驯养，主要依靠驱逐、防治或困杀等人工手

段。如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提及熏鼠：

凡可塞穴置（窒）鼠、 （塈）囷日，虽（唯）十二月子。五月、六月辛卯皆可以为鼠□方（甲

七三贰）。

犬也能作为捕鼠助手⑦。相关考古资料如三台郪江崖墓“狗咬耗子”画像石⑧；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收

藏一件铜挂钩，挂钩中间为一倒置铃形，使用时在铃内注水，可防止鼠虫爬下偷吃钩上的食物⑨；中国国

家博物馆藏一件1955年广州出土东汉船形灰陶灶，灶面有三个火眼和一只老鼠，灶门顶部边沿还趴一

鼠、俯身向下瑟缩探视，灶门前踏板上有两犬，一伏地，一站立仰首上望、正好与上面的老鼠视线对接（图

21）⑩。另外山东大学藏一幅画像石拓片上有仓房图像，在其右方矮墙上蹲一只猫，这是汉代人利用猫捕

鼠保护粮仓的最早图像记录􀃊􀁉􀁓；湖南益阳东汉墓M23出土一件陶灶，绿釉红胎，方形灶门的踏板左侧立

①罗泽珣、陈卫、高武等：《中国动物志·兽纲》第六卷《啮齿目·仓鼠科》（下册），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张明华：《草原学基础知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78页。

③《汉书》卷五四《苏武传》，第2463页。

④王子今：《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5年第5期。

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

⑥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8页、471页。

⑦宋超：《三台郪江崖墓“狗咬耗子”图像再解读》，《四川文物》2008年第6期。

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绵阳市博物馆、三台县文物管理所：《三台郪江崖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 15-16页。

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第171页。

⑩图片由笔者拍摄。

􀃊􀁉􀁓李发林：《记山东大学旧藏的一些汉画像石拓片》，《考古》198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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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右侧则蹲坐一猫，可能为家庭养猫的形象说明①。

图2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广州出土东汉船形灰陶灶

鸮鸟是鼠类天敌，有益于农业，这一生物学知识已为汉代人所了解。它的艺术形象被埋入墓葬，可能

是以其形象震慑鼠虫，反映出人们为保护辛苦耕种所得粮食、尽可能消灭害虫的生活情形。包括陶鸮、鸮

形壶和鸮形足在内的鸮形器，其功能偏实用性，体现出汉代人在重农理念背景下鼠害防范意识的强化，以

保护农业产品的安全。特别是鸮形壶在北方的集中发现，这或许与缓解政策移民的生存焦虑有关。

四、鸮鸟图像的分布及其与文献记载的差异

（一）鸮鸟图像的时空分布

鸮鸟器物与画像的分布地区及流行时段，各有不同。器物的分布地区如前所述，流行时段为西汉早

期至东汉初年。其中新乡和侯马汉墓中出土的皆为实心陶鸮，且体型瘦长；磴口县出土的则皆为空心鸮

形壶，均身材矮胖，腹部稍鼓②。

鸮鸟画像自西汉早期出现，在西汉晚期的画像砖、特别是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上大量存在；出土地点

以河南、山东、江苏、陕西为主，湖南、湖北、安徽、河北与内蒙古等地有少量发现。不同地域的画像各有

特色：其一，从外在形态上看，山东、苏北的画像石风格较相近，而陕北的另有特点。山东、徐州画像石上

鸮鸟的五官，特别是双目和尖喙较为突出；有的还对羽毛有所刻画。而陕北画像石上的鸮鸟则一般只刻

画出身体大致轮廓，五官、毛羽等细节多被省略；不过鸮鸟头顶往往竖立三个三角形，这可能是双耳及脑

门上的一撮毛羽。其二，从鸮鸟画像的组合形式上看，徐州、山东一带画像石上鸮鸟以第一类组合为主，

第三类组合中的第二种目前也主要见于该地区；而陕北画像石上的鸮鸟以第二类组合为主，兼有第一

类、第三类组合中的第一种。

比较而言，鸮形器物的分布地域相对偏北和偏西，画像则偏东、偏南方。流行时段上，用鸮形器物随

葬的风俗可能比画像更早，并有随着器物衰微、画像反而兴盛的态势。功能作用上，随葬鸮形器可能是

为防范农业生产主要危害之一的鼠类，这是墓主人生前所一直承受的生存压力与忧患意识的体现；而鸮

鸟画像的功能主要属于信仰观念范畴。

（二）鸮形壶与河套地区农业生产的关系

鸮形壶流行于河套地区，它的流行与衰落可能与当地的农业生产有关。据张抒先生的总结，陶鸮早

①湖南省博物馆、益阳县文化馆：《湖南益阳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②谌璐琳：《河套地区汉墓出土鸮形壶述略》，《肇庆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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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鸮形壶，大致从西汉早期即流行于中原地区，延续至新莽时期，未见于河套地区；鸮形壶则大约从西汉

中期至新莽时期流行于中原地区，约从西汉晚期开始传播到河套地区，延续至东汉初期。

有学者认为“河套地区在西汉时快速完成了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变，同时牧业技术在继承匈奴

等游牧民族发明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农家普遍兼营畜牧，游牧方式部分地转变为定居与半定居，部分

地被纳入农业经营方式的体制。”①以朔方郡为代表的西北边境屯田事业，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当地

移民得益于逐渐安稳的环境保障，经过较长时段的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发展起农耕生产，为纡缓民力、

支持国家军费开支作出贡献。

而鸮形壶流行于西汉晚期，大致与朔方郡农业经过积淀后发展起来的时期相应和，可能正是墓主人

生前利用鸮鸟形象防鼠、保护粮食的意识体现。鸮形壶逐渐消失于东汉初期以后，可能也与当地农业生

产的衰落有关。

西北地区在两汉之际甚至东汉中期，又出现较大战乱，战争影响到当地的农业生产。王莽始建国三

年（11）起，因政策失误，导致匈奴入塞侵边。光武帝刘秀抵抗匈奴入侵的战争又持续多年，波及地区的

人口继续减少。元兴元年（105）至延光四年（125），期间西北又发生“羌乱”，东汉的北部、西北部大都处

于战乱中，西北行政管辖区范围大幅度缩小。

西北战乱导致的趋势是北方、西北方边境南退，河套地区大片农垦区被迫放弃。新莽时期的战事逼

迫当地的屯田事业被废止，虽然建武年间南匈奴降附，但后来也主要只在河西地区推进屯田。并且，当

地居民一是成分发生了变化，即游牧民族南下，大量汉人则向更南方迁移；二是数量有很大幅度的下

降。居民成分的变化使得留在当地的汉人不一定再以农耕生产为主体经济形式，而可能从事游牧业。

有学者指出：“胡、汉居民成分的大转换意味着经济作业形式的大改变和劳动力配置大调整。在动乱的

年代，汉族农民逃出河套，游牧民族进入河套，这就等于原来的农业劳动力丧失而部分地被畜牧业所取

代。农业劳动力的丧失随带着耕作技术的丧失、农业工具的损毁，已投入劳动的浪费（已耕熟土地的撂

荒），还有屋舍、圈棚等等农业经济积累的废弃。”②

环境不安定、土地和人口的流失导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水准下降，从而人们对粮食生产的追求不

再那么强烈，日常生活中也没有条件储存粮食，当地人对粮仓的特殊重视理念也可能发生了变化。由于

墓葬习俗是对现实生活的映射，所以可能连带在丧葬礼俗中粮仓的地位也不再那么重要，鸮形壶逐渐在

东汉初年消失于当地汉墓。

（三）鸮鸟图文的差异

鸮鸟图文间无法互证的差异，具体有以下表现。

其一，图文对在人类生活场域中出现的鸮鸟，态度不一致。如《汉书·霍光传》载霍氏家族被灭前出

现了种种凶兆，如：“鸮数鸣殿前树上。第门自坏。云尚冠里宅中门亦坏。”颜师古注曰：“鸮，恶声之鸟

也。”③当鸮鸟出现在人们居住的地方时，多被视作一种不祥的信号，与死亡、厄运等有关。而在画像石

上，鸮鸟常与楼阁、双阙等建筑相组合，则是作为建筑物的镇守者、保护者存在。

其二，图文对鸮鸟与凤鸟组合的态度不一样。在文献记载中鸮鸟多与凤鸟成对立关系，如《史记·封

禅书》载管仲劝诫桓公曰：“今凤皇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

乎？”④类似记载还见于《汉书·扬雄传》《后汉书·刘陶传》等⑤。文献中的鸮与凤鸟是对立者；但在画像石

上，鸮鸟却与凤凰关系密切，都是神圣物。

①王天顺：《河套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2页。

②王天顺：《河套史》，第411页。

③《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56页。

④《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1页。

⑤《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第3571页；《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第1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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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有待于从生死观念的不同上去理解。文献记载的是生者习俗，

而墓葬图像则专为亡者所设，二者的使用场所、使用者的身份不同，功能含义也就不同。虽然汉代有“事

死如生”的丧葬观念，但这并不等于死生一致，相反当时人对死亡有着现实的理解，在敬畏的同时也有所

戒备。如辽宁盖州九垅地汉墓出土、辽宁省博物馆藏的一块铭文砖，刻铭作：“叹曰死者魂归棺椁，无妄

飞扬，行无忧，万岁之后，乃复会”①。就鸮鸟的文献和图像而言，因其使用者的身份和目的不同，所以对

鸮鸟的心理也不同。

文献中的鸮鸟使用范畴属于生活空间，使用者身份为社会中上层阶级，如帝王、官员、儒家学者等。

他们在国家祭祀与公共节日等官方重大活动中，将鸮鸟用以祭祀或食用，如《史记·孝武本纪》“祠黄帝用

一枭破镜”句，裴骃《集解》：“孟康曰：‘枭，鸟名，食母。破境，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物祠皆用

之。破镜如䝙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镜。’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

食之。’”②这些礼制规定是为宣扬官方儒学提倡的孝道。而墓葬中鸮鸟图像的使用者为亡者，特别是画

像砖、画像石作为民间丧葬用具，其墓主人多为社会中下层。他们并不为演绎儒家政治，而只为自己在

死后世界的需要：模仿现实生活中防鼠的农业需要，也为了特定的信仰诉求。

结 语

综上，本文将汉代鸮鸟图像资料分作器物与画像两个类型，讨论总结如下。

其一，梳理汉代鸮鸟图像资料，以画像石为依据，按其组合方式将之分作三个类型，并且补充了器物

资料。其二，器物与画像的流行时段有先后，反映出鸮鸟形象在冥间文物中的形制不断完善。鸮形器可

能是汉代防鼠重农意识的生动体现；鸮鸟画像则可能承担着汉代人的特定信仰观念。其三，在文献与图

像中，人们对鸮鸟的情感态度存在差异。图像反映出在汉代鸮鸟有益于农业的客观价值得到正视，也继

承了先秦视之作神圣物的观念。造成图文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主体身份、使用目的不同等。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中国国家博物馆霍宏伟先生的指导；初稿在2021北京

大学艺术学国际博士生学术论坛宣读，得到李松、郑岩、陈轩、贾妍等先生的帮助；并由匿名评审专家提

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徐定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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